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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自清散文文体的审美创造，至今还没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著名作家王蒙说过：“文

体是个性的外化。文体是艺术魅力的冲击。文体是审美愉悦的最初的源泉。文体使文学成为文学。

文体使文学与非文学得以区分。”[1]文体在作家创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审美方面看，文体创造

品质的优劣，决定着一部作品的成败。

一位作家能够真正称之为大家或著名作家，对其定位应该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而在诸多权重

评价因素中，关于文体的独特性这一条，常常被专家、学者和文学史家所忽视。笔者认为，通过形式美

学来阐释文学的意义是科学的研究途径，如果超越文体形式直奔主题，那样将使文学研究变成政治文

化和思想史的单纯演绎，其实质是舍弃了文学意义的价值判断。因此，回归文体的研究，是使文学及

其文体覆盖文学意义得到真正的彰显与阐释。本文探讨朱自清文体的审美创造，对于全面把握其在

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对于当前文学创作回到文学自身即如何摆脱当下媚俗倾向而进行精品化之

创新而言，都应该具有学理性、现实性的参考价值。

朱自清散文文体的独创性

及特殊的“语言指纹”

吴周文 张王飞

内容提要 朱自清创作伊始，就跟随陈独秀、胡适高擎“文学革命”的旗帜而身体力行；在实施“白话文”

的语体革命和文体形式美学的重建中，切切实实地在文体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施展非凡的才华与心智。他在

散文创作方面以“领导着文坛”的先锋姿态，独创了“小说”、“全真”、“感觉”、“特写”、“诗画”体等散文体式以

及很多单个文本形态各异的经典，并在“白话”文本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特殊“语言指纹”，生动地表现了朱

自清投身“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锋性、走向大众审美的通俗性以及向旧文学示威的“美文性”；其“美文”文体

创造的经验弥足珍贵，值得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予以深入地学理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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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蒙：《文体学丛书·序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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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类型体式与单个文本的独创

阐释朱自清散文文体的独创性，若要获得还原历史的认知，首先必须认识现代文学史上文体革命

的背景。“五四”文学革命的功绩之一，是完成了文言文体向现代散文文体的转型。

“五四”时期散文文体革命的前奏，可以上溯到梁启超的“新民体”的提出并亲历实施。“新民体”，

又称“新文体”或“报章体”，是梁启超在报章杂志上创立的新散文体裁，因发表于《新民丛报》而得名，

它是文言文变革为白话文的一种过渡性文体。作为文学革命先驱者和领袖的胡适和陈独秀，在1917
年的《新青年》杂志上分别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与《文学革命论》[2]。他们在充分肯定梁启超功绩之

后策动了“五四”文学革命。胡适提出了新文学运动的“八不主义”，尔后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

文学革命论》，将“八不主义”改为“四条要求”，即第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第二，“有什么话，说什

么话，话怎么说，就这么说”；第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第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

时代的话”[3]。这四条是胡适对现代散文文体在语体革命方面的方略，虽则说得很通俗、很具体、很直

白，实际上又是现代散文文体如何颠覆文言文体而进行脱胎换骨的一个理论纲领。白话文运动，即将

文言革新为白话的“语体”革命，将因袭了几千年的文言文完全“破体”而代之。白话散文的萌发、成长

与发展，是一个文体革命的过程，也是全新的现代散文诞生的过程。后来朱自清先生在《背影》序里

说：“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或描写，或讽刺，

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4]应该说，现代散文的脱

颖与发展，取得“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5]的成效，一方面是源于胡适、陈独秀、周作人、

傅斯年、王统照等人的积极呼吁和倡导，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方面，是源于鲁迅、周作人、冰心、朱

自清、郁达夫、俞平伯、徐志摩等数十位散文作家的创作实践，进而创造出新散文的种种体式。而在诸

多拓荒者中间，朱自清则是其中对新散文文体尤其是“美文”进行独特创造、作出特殊贡献的作家之一。

指称朱自清散文文体的独特性，首先是他散文的类型体式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现代散文从萌发

到繁荣，是很多散文家经过了20世纪上半叶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创作实践的结果，尤其是在

文体形式上进行尝试、探索的结果。散文家们在文体上创造了“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如鲁迅等

人的“随感”体，周作人等人的“语丝”体，冰心等人的“通讯”（书信）体，瞿秋白等人的“游记”体，林语堂

等人的“闲谈”体，陈西滢等人的“闲话”体，丽尼等人的“独语”体，论语派作家的“幽默”体，众多作家的

“小品抒情”体，还有鲁迅的“野草”体、“杂感”体等等。可以说，现代散文已经把传统散文如序跋、书

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诏令、箴铭等等类型体式破坏得面目全非，而代之以白话语体的全新

模样。考察、对照朱自清散文的体式，上述新散文的“随感”体、“语丝”体、“闲谈”体等“种种样式”，大

多数能够从《朱自清全集》中的散文作品中找到。而在他，还独创了属于他自己的体式。归纳起来，朱

自清独创性的、颇有另类意味的体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小说”体。如《别》（1921年）、《笑的历史》（1923年）。朱自清是把这两篇作品当小说来写的，

两篇分别是以妻子武钟谦和丈夫“我”为模特儿，所叙写的是旧式大家庭发生过的真实生活与夫妻离

别的真实故事。虽则作者把这两篇作品当作小说，但如果从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题材要求与所采

[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五号。

[2]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六号。

[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4]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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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散文叙事方式这两方面来进行文体认知，毕竟缺少小说文体的虚构以及小说形式技巧的彰显，归

根结底，应该看做“零距离”真实的散文。作者曾以小说文体要求来进行自我的认识与判断，自知

“《笑的历史》……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别》的用词造句，难以扭扭捏捏，像半身不遂

的病人”[1]。就其体式而言，这两篇小说三分像小说，七分像散文。朱自清歪打正着，恰恰是创造了属

于个人文体的一种形式——“小说”体散文。很难说，这两篇“小说”体散文是很成功的作品，但作为一

种散文的体式，却是值得研究者珍视的、文体意义上 意义上 意义上 意义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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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当以与俞平伯先生作同名散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而“引起读者的赞美……流传甚速”。朱自

清将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诉求，移用、借鉴到散文中来，通过创造“浆声灯影”、“荷塘月

色”的诗之意象，把文字的绘画与诗情的蕴藉交融为隽永的意境，最早与俞平伯一起创造了现代散文

史上独树一帜的、特具诗性的“诗画”体。而《荷塘月色》则是这类“诗画”体传颂至今的不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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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而且还证明唯美诉求与多样形态的唯美诉求，才最终成就了朱自清作为美文大家的地位，同时

也在文体理论上雄辩地证明了形式美学在新文学散文实验中永远具有哲学的意义。

二、关于文体特殊的“语言指纹”

文体的独创，是朱自清殚心竭虑的艺术诉求。朱自清每写一篇散文总是先考虑好文章的题目，打

腹稿的时间要考虑几天，甚至一两个月。以《女人》为例：他在 1925年 1月 30日致俞平伯的信中说，

“想写一篇《女人》，而久久并未动笔”[1]；而实际写成，是两个半月之后的4月15日[2]。慢工出细活，是

朱自清美文创作的常态。缘何如此，因为他诉求着“美文”。源于唯美，才会有属于朱自清文体的独特

性；源于唯美，才会产生他的那么多佳作。这就需要我们对朱自清散文的“美文性”进行揭秘，对其艺

术秩序进行解码，对其审美机制进行探究，对其重建的散文形式美学予以认定。——这是笔者考察其

文体“语言指纹”的缘由。

“语言指纹”，是“司法语言学”(Forensi c Li ngui sti cs)这一边缘学科提出的观点，认为很多作家在

不同作品中表现类似的行文习惯和句式，就像作者在作品中留下指纹一样，由此通过语言分析、文本

鉴别，以确定文本的作者身份。实际上，这个概念侧重在语言的使用上，通过量化作家文本的自我“相

似”程度，从而探究文本构成的秘密。笔者探究朱自清文体的独创性，绕不开属于他文体泛化意义上

的“语言指纹”。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探讨其文体的创造性，即考察类型体式之间、单个文本之间的个

别性即特殊性，是探讨文体之间的相异；而探讨其“语言指纹”的时候，是侧重探讨文体创造机制的共

同性，是指宏观考察创造机制的“自我相似”的、艺术呈现的定势。笔者认为，朱自清最显著的“语言指

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本上的诗性营造，具有难以自控的诗体“强迫症”。从实践的意义上说，朱自清是现当代

文学史上把散文当诗来写的、最早的一位散文家，而不是后来的散文家杨朔。作为诗人，他从诗转向

散文之后，诗体是他构思一篇“美文”的思维定势，并且赋以实实在在的属性，即诗人的气质和诗表达

的话语定势，执拗地、微妙地对散文“颐指气使”。换句话说，他总是带着“诗体感”来写散文的,永远是

一种无意识的别无选择的“自律”。有两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互文性的佐证。一是《毁灭》。它是一首分

行的抒情长诗，曾因行数太多，曾对他的学生说：这样抄写太费纸，想改写成散文[3]，即可以把它的分行

的诗句直接连缀起来，变成分段的散文体式。二是《匆匆》。他对俞平伯说过，将关于时日方面“时时

念旧”的心绪，“写成一诗”[4]，而发表出来却是散文或称散文诗。如果把分段的句子改为分行的诗句，

也是可行的，即变成了一首抒情长诗的体式。可试看开头：“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
再青的时候。/……”可见，朱自清是以诗人的感觉与诗体形式感去进行散文体式的创造的，他模糊

着、消解着、浑溶着诗与散文的界限。归根究底，因他原本就是一位诗人，是一位以文为诗的诗人。

故此，读朱自清的艺术性散文总感到诗魂在舞蹈、诗韵在飘忽、诗情在蕴蓄。所以，郁达夫评论

说，他的散文“能够贮满着那一种诗意”[5]。他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杨朔一味地诉求诗的意境，而

是在形式感——“诗体控”的随性之中，自由地进行着散文体式的营造。研究者经常从朱自清散文的

意象的选择、意境的创造、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情表达和语言描述的含蓄曲婉等方面,去解读他散

文的诗意，这诚然无可厚非。然而，从文体上把散文当“诗体”写，且认知朱自清的“诗体控”的创作心

[1][4]朱自清致俞平伯函，《朱自清全集》第1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第120页。

[2]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3]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页。

[5]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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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这是笔者近期的最新发现。这一发现，可以作为认识其文体创造的、一个隐在而难以解读的“指

纹”密码。

第二，“感觉化”的呈现与抒写，是朱自清文体“自我”的印记。前文已述，朱自清创造了“感觉”体，

是在全篇构思的意义上，对《歌声》、《绿》这两篇作品进行类型的概括。而在“语言指纹”层面探讨感觉

的呈现与抒写，笔者的思维是从个别走向一般性的考察，即是探讨包括《歌声》、《绿》在内的朱自清全

部艺术性散文审美创造的心理积习和心理定势。笔者曾经对此作过这样的评论：“他在观察自然世界

与社会人生时，总是五官并用，处于超限度兴奋的状态，心理机制把他的眼、耳、鼻、舌、身感觉器官协

调起来，对审美对象产生生理和心理的感应。五官整体性的感受‘功能圈’，似乎比一般作家要更协

调、更和谐，因而更能产生和弦的‘共振’，于是便能唤起他微妙的、和鸣的艺术感觉。这种观察的独特

性和审美心理素质反映在他多数艺术性散文中，就是擅长于用‘联觉’即通感，即描写对客观事物的、

不同于他人的特殊感，即不同于他人的特殊感受。”[1]朱自清把这种超常的感觉称之为“诗的感觉”与

“诗人的触角”。他说：“任一些颜色，一些声音，一些香气，一些味觉，一些触觉，也都可以有诗”[2]。朱

自清把自己的感觉在散文中描述得很细、很透、很美，这使他散文的文体普遍地具有“感觉”心理色彩

的特征，使他的很多文本留下审美“感觉化”的印记。

朱自清审美“感觉化”的印记中，还有一种特有的、怪异的而又美妙的“指纹”：一些以自然风景为

题材的篇章里，他往往以审视美丽女人的情趣去感受和描述它们。《白水漈》把飘渺如雾的瀑布的情

状，“感觉”是“微风”与另一“美人”的手，正在你争我夺一段梦幻般的飘带。《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感觉”那河边依依娜娜的垂柳，是“一支支美人的臂膀”、“月儿披着的发”，还“感觉”那“月儿”也仿佛

是偷窥我们的“小姑娘”。《荷塘月色》把“荷”“感觉”为古代一个个娉娉婷婷的仕女，甚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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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而使文本的言语风格仿佛是说话的“现场版”，是作者面对读者的“如面谈”、“说话论”的实录，从而

达到如作者所诉求与期待的效果：“就像寻常谈话一般，读了亲切有味”[1]。朱自清“谈话风”的文体，具

有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时也是一次命定的、废止文言的文体革命，而在这场语

言革命的初期与第一个十年期间，虽说轰轰烈烈开展了“白话文”运动，但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诸多半

文半白、不南不北、一味欧化、半中半西的乱象。朱自清在诸多困惑之中，针对上述种种乱象，执拗地

选择了“谈话风”并独创了“仿真性口语”的书写方式，于是也就独创了特殊的语体与特殊的“语言指

纹”。虽则他提出“谈话风”的主张是1934-1935年间的事情，但这种主张实实在在是其散文创作个人

经验的总结。毫无疑问，他创造的“谈话风”的文体及其“带头羊”的引领，是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所

作出的、超越他人的积极贡献。

朱自清“谈话风”实验的成功，之于散文创作具有普泛的实践意义：第一，“谈话风”抓住了文体语

言破旧立新最根本的定向爆破点，因为太注重直白的口头语言的“通脱”与“畅达”，故而对包括文言

文在内的一切书面语言规范实行矫枉过正，产生了规范以外的种种悖逆性错位，这让“口语”汪洋恣肆

的张力，对旧文体及其文言叙述形态极尽破坏之能事。第二，“谈话风”是作者向读者面陈，营造了散

文与读者“拉家常”的审美空间及其亲和对话氛围，切实拉近了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使文本由文言

时代的孤傲的“贵族文学”，变成白话时代可以走向民间的平易近人的“国民文学”。第三，“谈话风”通

过语言的吁请、覆盖和浑成，将各种中国传统的和借鉴西方的手法、方法等唯美形式元素，因文制宜地


